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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类学家约翰 · 里
德在《城市的故事》中说道，
罗马用石头建造的房屋可以
维持几个世纪，但他们的城
市却延续不了那么久；中国
用木头和泥土建造的房屋并
不耐久，但他们一直存在一
个理想的城市模型，并延续
了千年。有3000多年建城
史和800多年建都史的北
京堪称这一理想城市模型的
集大成者，从钟鼓楼至永定
门的长达7.8公里的中轴
线，则是这座伟大古城的“脊
梁和灵魂”。近日，《北京中
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
年—2035年）》推行，中轴
线的申遗保护工作迈上了新
台阶，依托中轴线的壮美城
市将从历史走向未来。

故宫、天坛、太庙、天
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
碑……许多你能想到的北
京地标性建筑，如明珠镶带
般分布在这条中轴线上，其
中有中国等级最高的古建筑
瑰宝，还有多处世界文化遗
产。从初现中轴雏形的曹魏
邺北城再到宏伟规整的隋唐
长安城，北京中轴线凝聚了
历代都城的营造智慧，将古
人道法宇宙、“象天设都”的
理念落实到一砖一瓦；从五
四运动时的天安门集会到解
放军从正阳门进驻北平，它
见证了诸多中国历史的重大
事件和兴衰替变；从伫立数
百年的宫殿楼阁到高耸入
云的奥林匹克塔，古老与现
代在这条轴线及其延长线
上交相辉映，诉说着北京这
座城市的过去，也擘画着它
的未来。

早在2011年，北京中
轴线申遗工作便启动；2012
年，中轴线被列入《中国世界
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7
年，“积极推进北京中轴线申
遗工作”被写进《北京城市总
体 规 划（2016年 -2035

年）》；今年1月28日，《北京
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
年—2035年）》（以下简称
《规划》）正式公布实施。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
主任、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
编制团队负责人吕舟认为，
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
“讲述的是一个中华文明的
故事，讲五千年文明的传承，
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
形成过程，讲中华文明传统
的审美观念。这些都在北京
中轴线的遗产价值中呈现了
出来”。

接下来，让我们穿行这
条梁思成笔下“全世界最长、
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由
此切入北京城的脉搏，梳理
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华夏大地
的历史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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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山上，北望北京中轴线。 图/视觉中国

7.8公里浓缩
数千年建城史

景山，北京中轴线上的制高点，在

这里最能感受到中轴线南北引伸、一

贯到底的雄伟气魄和北京城独有的壮

美秩序。

站在景山之巅的万春亭向南远

眺，一座座金黄琉璃瓦的紫禁城宫殿

在阳光下闪泛着金光，青砖灰瓦的四

合院和苍翠树荫绵延在宫殿两侧；朝

北望去，钟鼓楼矗立在车如流水的地

安门外大街上，“前朝后市”“暮鼓晨

钟”的北京老城尽收眼底。

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北起

钟鼓楼，向南经过万宁桥、景山、故宫、

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

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

存，南至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

和先农坛东西对称布局于两侧，北京

城左右对称的形制和所有重要建筑的

空间分布，几乎都依托这条中轴线而

展开。依据《规划》，这15处建筑及遗

存是中轴线遗产构成要素。

北京中轴线承载了“以中为尊”“天

人合一”等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哲学观

念，见证了中国城市发展3000年的历史

脉络。

“中国古代都城的设计与早期礼制

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长期致力于社会

史、城市史研究的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李扬介绍，都城作为皇权的象征，

其城市规划是儒家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

方面的具体实践，而这方面最经典的文

献是《周礼 ·考工记》。

虽然中国古代从未出现“中轴线”一

词，但从《周礼 ·考工记》对理想都城“匠

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

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

朝一夫”的描述来看，这条中轴线已经呼

之欲出。有考古学者表示，被誉为“最早

的中国”的二里头遗址即出现了依据中

轴线规划的宫室建筑群。

至于城市中轴线的考古实例，最早

可追溯到三国曹魏时期的邺北城。北魏

洛阳城的宫城中轴线与城市中央的主要

街道铜驼大街重合，纵贯全城、具有唯一

性和重要礼仪性的中轴线规划格局正式

确立。隋唐时期，对于都城中轴线的规

划已经开始具有一种自觉意识。隋唐长

安城从宫城的承天门和皇城的朱雀门向

南直通南城墙的明德门，成为贯通皇城

和城郭的南北向中轴线，使整个长安成

为东西对称的布局。以朱雀大街为中轴

线，东西两面郭区的街道和“坊”“市”相

互对称，呈棋盘格式。

“古代许多大型宫庙存在建筑轴线，

但由于宫城大多在都城的东部或西部，

所以宫城轴线并不在都城的东西居中位

置。到了隋唐以后，宫城的中轴线与都

城的中轴线才基本重合，这也是王朝权

力高度集中的一个标志。”李扬说，还有

学者考证，西汉以前的都城实际上采用

坐西朝东的城市布局，将宫城造在西南

部（因为古代礼制以室中西南隅作为尊

长居住之处），东汉王莽改制之后，规定

在国都南郊举行皇帝祭天之礼，使得都

城布局改为坐北朝南；从魏晋南北朝到

隋唐时期，都市布局进而由坐北朝南发

展为东西对称、南北向的中轴线格局。

隋唐以后，这一时期的统一王朝并

没有真正营建过新都，而是在原有城市

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因而并没有足够的

空间将《周礼 ·考工记》的理想完全付诸

实践，直到金戈铁马的蒙古人来到北京，

兴建起了大都城，逐渐发展为数千年来

最遵循儒家礼制的理想都城。

不断巩固
的中轴线

如今去到人流如织的北锣鼓巷和南

锣鼓巷一带，你依然能辨别出元代规整

的“鱼骨式”胡同格局，这里是元大都胡

同肌理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之一。

元朝之前，北京本是金朝首都，称中

都城。1215年，金中都为蒙古铁骑所

破，金人修建的豪华宫阙被付之一炬，中

都城改称燕京。

1264年，忽必烈听从汉臣刘秉忠的

建议，决定迁都燕京，在金中都城的东

北郊另建新城，命名为大都，以此经略

中原。

刘秉忠也是大都城的“总设计师”。

正因深通儒家经典，刘秉忠在奉命规划

大都城时致力落实《周礼 ·考工记》里对

帝都的理想布局：

首先确立了全城平面布局的中

心——中心台，在台东约23米处又建

中心阁（相当于如今北京城内鼓楼附

近），由此确立了元大都中轴线的基本

走向。皇城被放在钟、鼓楼的南面，全

城南面的中心位置。太庙被安置在皇

城东侧，符合“左祖右社”中“左”的位

置，社稷坛被安置在皇城西侧与太庙对

称的“右”的位置。商市则分布在都城

中心钟、鼓楼一带，以及各个交通枢纽

的大街和城门附近。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表示，

元大都是第一个完整意义上贯彻《周礼 ·

考工记》的城市，但它并非机械性地照搬

《周礼》，而是有创造性的发挥。

大都城以积水潭（今什刹海）为中心

布置城市，环太液池布置宫殿，先确立全

城规划基点，再确定宫城、城郭和街道布

局……这些规划方法在中国都城建造史

上属大胆创新。“游牧民族有‘逐水草而

居’的传统，重视水源，所以元大都宫城

的西边就是太液池（包括现在的北海和

中海），成为都城景观的一抹亮色，这就

把少数民族的元素融入都城的建设中

了。”李扬说，北京的都城规划融合了不

同民族元素，也体现了费孝通先生所说

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虽然多民族王朝在北京建都，同一

性却是主流。为了强调政权的正统性，

这条肇始于元朝的北京中轴线在明清被

一步步拆修、完善、巩固，见证了皇权与

礼制的相互促进。

1421年，明代永乐帝迁都北京，在

此之前明朝几乎拆除了全部元大都的宫

殿建筑，调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修筑

了紫禁城。相较元大都，明代北京城整

体南移，随着嘉靖年间修筑外城，北京

城开始形成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凸”字

形格局，北京中轴线向南延伸到了外城

永定门，向北延伸到钟鼓楼，这一格局

延续至今。

明朝还将太庙、社稷坛安排在了皇

城内、宫墙前，并在紫禁城的北面修建了

压镇前朝的“万岁山”（即景山）。紫禁城

准确地布局在中轴线正中间，“皇权至

上”“惟我独尊”的气势烘托至高潮。

过去给北大地理历史系讲课时，侯

仁之常讲起一个故事：明代一位县太爷

被皇帝召见进入皇城，他首先进入大明

门，诚惶诚恐走完500余米的千步廊，看

到金水桥，视野顿时开阔，县太爷以为马

上就能见到皇上，谁知进入承天门后还

要走180余米到端门，再走380余米到午

门。到了午门，视野再次变得开阔，看到

内金水桥，前面是奉天门，要再走180余

米。过了奉天门，县太爷终于看到奉天

殿，走过去就能见到皇上了，但是经过前

面一长一短、一短一长在中轴线上的行

走，县太爷终于扛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

瘫倒在奉天门。

清定都北京后，迅速接受汉文化，雄

心勃勃建立起大一统江山。与大多数将

前朝宫殿推倒重建的王朝不同，清朝沿

用了明朝的紫禁城，并通过修缮、重建宫

殿、坛庙等礼制建筑对中轴线进一步精

雕细琢。

“如果说古都西安和洛阳代表的是

古典中国的形象，那么历经元明清三代

发展而来的北京城就代表了近世中国的

形象。”李扬说，自此以后，这种重重城门包

裹的方形城市成了域外对中国古代都城的

标准想象。

漫长的
保护历程

横向来看，不少东亚古都（如日本平

城京）的中轴线都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这使得保留至今的北京中轴线显得尤为

珍贵。传统文化理念的一脉相承和历代

帝王加强皇权的需要固然是中轴线得以

连续的原因，一代代人的苦心研究与守护

也不容忽视。

中轴线上的建筑多为木筑结构，在刀

兵水火前异常脆弱。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之前，“中国古建筑保护第一人”、中国营

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深感战事将近，担心

北京城内的古建筑会遭破坏，便组织了一

批文保先行者对北京中轴线进行测绘。

1941年，朱启钤几经辗转，委托梁思成的

弟子张镈率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学生，就

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对南起永定门，北至

钟楼，包括天安门、端门、紫禁城四门、角

楼、故宫三大殿、钦安殿和鼓楼等北京中轴

线上的主要建筑，以及太庙和社稷坛两组

古建筑群实施精密测绘。

1945年，就在抗日战争迎来胜利曙光

之时，这一规模浩大的测绘工程结束。测

绘班子制成了704幅精细如照片的实测图

纸，成为上世纪40年代中轴线古建筑最完

整、翔实的记录，也为如今北京中轴线

申遗文本的编制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

据。

提到中轴线的研究与保护，另一

个绕不开的名字是梁思成。早在

1930年代总结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

基本原则和特征时，他就提出了“南北

中线”的说法。1951年，梁思成在《人

民日报》发表的《我们伟大的建筑传统

与遗产》一文中盛赞“北京在部署上最

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轴线……”，北京

中轴线概念被明确提出。

“梁思成先生在当时提出中轴线

概念是有深意的。”李扬介绍，当时新

中国成立不久，正在规划北京行政中

心区的位置，以梁思成、陈占祥为代表

的一些专家认为，应该把北京老城完

整保留，把中央行政区放在其西部，为

此极力阐释中轴线的价值以及它与北

京老城血脉相连的关系，以此论证北

京乃“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这一“梁陈方案”当时并未被采

纳，好在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中

轴线考古研究的完善以及国内对历

史城市、遗产保护意识的加强，尤其

是2011年中轴线申遗启动之后，保

护中轴线与北京老城越来越成为当

下的共识。

北京中轴线上的关键性遗产在过

去几年受到了前所未有力度的保护。

据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介绍，截

至2022年，围绕北京中轴线已展开钟

鼓楼文物保护、地安门外大街界面整

治与织补、景山寿皇殿文物保护与展

示、太庙内垣历史环境整治、正阳门箭

楼文物保护等卓有成效的遗产保护与

管理工作。2022年10月起施行的《北

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更是为

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全

面的法治保障。

2023年1月28日公布实施的《北

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2035

年）》进一步为有效保护管理北京中轴

线文化遗产提供方向策略和基础依

据。依据规划，北京将以“城”的整体

保护达成中轴线遗产环境的保护，进

而实现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让正阳

门文物建筑与雨燕和谐共存，使北京

中轴线上20条景观视廊通达有序，留

住居民的乡愁记忆和老城情怀。

属于每个人
的文化遗产

北京龙潭中湖公园岛上未来美学

馆正在举办《古今颂》北京中轴线文化

摄影作品展。借助摄影师的镜头，游

客们能看到北京中轴线上的百年变

迁，甚至那些已不复存在的中轴线上

的建筑，触摸北京城最原始的风貌。

这一摄影展只是北京中轴线愈发

火热的公众宣传活动缩影。路过一些

北京的中小学，你会发现校门前张贴

着微型的“中轴线展览”，去到一些社

区微展厅、书店，你能听到不少专家的

中轴线讲座；你还能用手机在什刹海、

钟鼓楼等体验点开启一场数字化的中

轴之旅……

吕舟发现，如今谈论北京中轴线

的普通市民变多了，“就像家里头有一

个祖辈传下来的东西，过去一直放在

那里，谁也不在意。现在把它拿出来

拂去尘土，大家一看，原来我们家还有

这么好的东西呢。”他认为，北京中轴

线申遗，让市民有了更多文化认同感

和自豪感。保护北京中轴线，保护老

城，就是在保护一个城市的文化认同。

实际上，中轴线的记忆不仅指向

宏大的帝王叙事，也指向平民百姓的

烟火日常；如今的中轴线不仅在于凸

显皇帝的权威，更应该平等地属于城

市中的每一位公民。早在民国时期，

随着朱启钤主导的北京近代化城市改

造，那些原本为平民禁足的皇家苑囿

被改造成面向大众的博物院或公园；

新中国成立后，经改造的天安门广场

成了人民的广场，取代了明清紫禁城

位居中轴线核心的地位，每天都有无

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此打卡、拍

照、观看升国旗，中轴线上及两侧的人

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

馆无不展示了中轴线属于人民的时代

气象。

近年来，北京市举办了各类中轴

线相关的活动，比如中轴线大讲堂、

中轴线文创市集、北京中轴线文化遗

产传承与创新大赛等。在吕舟看来，

北京中轴线申遗制造了一个让大家

关心和讨论的文化事件，让社会更具

有凝聚力，中轴线已成为每个人的文

化遗产。“我们在大赛中看到了很多

漂亮的作品，所以中轴线不仅仅是我

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文创产品和

艺术创作的灵感和富矿。”随着越来

越多的普通人加深对中轴线的认同，

并主动参与到遗产价值的挖掘与传

播，这条古老的城市之脊将生生不

息、通往未来。

本报驻京记者 彭丹

北京中轴线：为《考工记》“理想都城”筑脊铸魂


